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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
我拿什么面对你？

□  刘元玲

2014 年 9 月 9 日，在北京东宫
影剧院观看来自巴西的戏剧《喀布
尔安魂曲》，是部好剧，值得品鉴。
此剧打破我原有的肤浅偏见——认
为巴西只有足球和桑巴舞。剧场布
置简单明了，演员敬业而又富于激
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精妙绝伦
的现场配乐师，他手中来回倒换的
乐器如神器一般带来充满激情和震
撼的现场感，如果没有他，整部剧
必将逊色不少。 

不过，我更想说的是故事情节，
以及由此带给我有关苦难的思索。
据说，该作品的创作灵感源于一幅
著名的摄影作品：1999 年 11 月，
一位穿戴蓝色面纱的女人，在喀布
尔的一个体育场被公开处决。创作
者对此很是着迷，决意自己走入这
幅作品的场景并试图给大家讲述背
后的故事，然后告诉我们：面纱笼
罩下的女子是谁？她做了什么？拥
有怎样的人生？于是，有了现在的
戏剧《喀布尔安魂曲》。

得知这一背景，让我想起几天
前的深夜，在熙熙攘攘的纽约时代
广场街头，在一家名为“Forever 
Twenty one”的灯火通明时装店门
口，伫立着一位头戴灰色面纱的姑
娘，全身似乎都被灰色布条罩住的
她，只留出目光深邃沉静又略带忧
伤抑郁的双眼，与周遭的街景构成
鲜明对比。令人印象深刻，浮想联翩。

她在等谁？又有怎样的故事？
《喀布尔安魂曲》讲述的是一

个远方的故事，不仅仅是地理位置
上，还在于心理和精神上。喀布尔
是阿富汗的首都，和伊斯兰文明一
样，拥有悠久的历史，且曾经辉煌
灿烂，但是现在却陷入困境。这种
困境既体现在经济、科技等器物层
面，也体现在心灵和精神层面。尤
其是塔利班上台执政期间，阿富汗
1800 万人口中有数百万人死于战
乱，将近 600 万人流亡海外。现在
的喀布尔，由于历经各种战争和混
乱，只有少数的人拥有正常的水电
供应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保障，
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都无保障，层
出不穷的战争使得大量难民涌入，
让这座老城不堪重负，生活在此城
的人民面临各种各样生活困境和人
生苦难。

剧中人物生活的背景正是塔利
班执政的 1997 年。一对姐妹所在
的两个家庭，面对的是病痛的折磨、
工作的压抑、贫穷的滋味，以及失
业和争吵，像是这个苦难盛行的世
界上的大多数不幸家庭所遭受的困
境一样。所不同的是，他们所有这
些苦难困境都是在塔利班政教合一
的独裁专政统治之下。而最能体现
这个统治特征的就是开场中长达几
分钟的各种铁规播报：严禁跳舞；
严禁打牌下棋放风筝；严禁写书看

电影；严禁拍照画像；严禁各种音
乐，否则被逮捕；严禁青少年出入
商业场所，否则被逮捕；孤身女性
上街一经发现将被殴打；严禁女性
主动跟人讲话或与人对视；严禁裁
缝制作女装或为女性量体；严禁男
医生为女性看病；犯通奸罪的人将
被处石刑；女性必须戴面罩；没有
兄弟或丈夫陪同女性不得出家门；
不能露出身体的种种部位否则将被
鞭刑；不能染指甲否则被剁掉；不
能在河边洗衣服否则本人及其丈夫
将被惩罚；不得留欧美发型；男性
不得刮胡子否则将被投入监狱直到
胡子长足够长⋯⋯

这些让人不寒而栗的禁令，听
着都让人有窒息感。为此我赶紧呼
吸一下东宫剧场所透露出的自由宽
松的空气。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
人的第一个幸运之事就是出生在一
个好的城市里。我心里默念：还好，
幸亏我在此时此地，尤其是作为一
名女性。

庆幸之余，马上想到：这样的
思考方式是不是太麻木甚至太残酷
了？喀布尔所发生的一切，那个头
戴面纱即将代替妹妹被处决的女性
所面临的一切，真的与当下的我扯
不上任何关系吗？他们备受压抑，
孤独无望，看到她们的悲惨，同情
她们，甚至流下几行清泪，然后珍
惜自己幸福的生活。这样的思路未



粤海风 2014 年第 6期 119

免过于庸俗不堪吧？所以我继续让
大脑运转，看看还能想出些什么来。

我想到，苦难，无处不在的苦难，
几乎是剧中人物生活的基调。尽管
里面有贫贱夫妻的温暖相依，有困
顿失意下的轻歌细语，有对明天的
向往希冀，甚至有舍生忘我的亲情
大爱，但是整部剧被开场那些冰冷
残酷没有人性的铁律所紧紧捆绑，
深深压抑，铺天盖地弥散在生活的
每个细枝末节。这些亮点就像是天
边乌云的金边，当我们放眼望去，
黑压压的乌云，其遮天蔽日的架势
让这些金边显得弥足金贵，又那么
微弱无力。

然而，正是这些金灿灿的光亮
所在，让我看到希望，拥有力量。
外在环境越糟糕，这种精神力量就
越重要。否则，堡垒一旦从内部塌
陷，苦难横扫之处，所有微弱的希
望之光都被浇灭，人生就无以为继，
彻底绝望了。

我还想到，是谁造就了这些苦
难？是谁让蓝天布满乌云，让大地
邪恶肆虐？对于本剧而言，喀布尔
的悲剧是由塔利班这个残暴荒诞的
政权导致，这显而易见。然而，塔
利班完结了，这些悲苦就不存在了
吗？或者说，如果不是塔利班掌权，
1996—2001 年的喀布尔就会是太平
盛世、欢乐祥和吗？

就剧中人物而言，如果没有开
头的那些禁令，毫无疑问，他们会
生活更好。然而，对于不曾拥有建
制性宗教的我以及所处的社会，对
于大多数时候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
的我以及我的同胞，是否能理解那
些我们看似残暴禁令的源头，实质
上正是大多数虔诚穆斯林最深厚的
精神寄托所在，是他们终极关怀之
所系。古人云彼之砒霜、吾之蜜糖，
尚好理解。然而，当彼之砒霜和蜜
糖混为一体的时候，往往就超出我
有限的想象。

宗教与战争，或者说宗教与苦
难，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21 年
前塞缪尔·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
一文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人们广泛
持久地思考与争论。亨廷顿教授认
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
大威胁，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
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不同文明
之间的相互尊重和承认彼此界限十
分重要。他还预言，世界七种文明
之间，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
会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或挑战。

亨氏的观点像激光一样，单纯
而又深刻，直抵人类灵魂深处。然而，
如果我们认为宗教要为这些苦难负
全责，是不是在污名化宗教的同时，
低估了人性中恶的力量？ 

《喀布尔安魂曲》中推动整个
故事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情节：受
过良好教育的妹夫向广场上遭受石
刑的女子投掷了石头，回家后悔恨
不已，看自己双手的眼神充满深深
的自责与困惑（演员的表现非常到
位并有感染力），他也因此遭受妻
子的唾弃，并因此引发夫妻大战最
终意外死亡。   

有人会说，妹夫的作为与环境
有关，他失业贫穷，困顿潦倒，因
此抑郁愤恨，而投掷石头给遭刑罚
的女子正是自己负面情绪的宣泄而
已。果真如此吗？如果这样的话，
按照此逻辑，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
南京大屠杀是因为日本的军国主义
教育，所谓“军令如山”，所以日
本鬼子大开杀戒；我们还可以说卢
旺达大屠杀是因为当时血腥的气氛
以及集体疯狂的环境，所以前一分
钟和睦的邻里，后一分钟就可以兵
刃相见，尸横遍野；甚至说奥斯维
辛集中营那惨绝人寰的邪恶，是因
为执行者被洗脑所致，因为他们本
人在自己的家庭里也是孝子贤孙，
还热衷艺术。

其实，不是这样的。事情不能

仅仅这样解释。苦难不能这样就算
过去。永远不要忽略还有一个维度，
就是人的维度，人性的维度，人性
中与良善并存的那个邪恶的维度。

1971 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
教授菲利普·津巴多为了验证“恶魔”
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所做的“监狱
实验”以及后来的著作《路西法效应》
就揭示了深刻复杂又包含邪恶成分
的人性。这一点在社会学家汉娜·
阿伦特的报告《艾希曼受审于耶路
撒冷：关于邪恶的平庸性的一份报
告》中也有所体现。报告分析纳粹
集中营中的杀人犯是否在权威压迫
下才去杀人，结果证明不是的。其中，
在对屠杀行动的决定性人物阿道夫
·艾希曼的评价中写道：艾希曼的
问题正是在于，他跟太多人其实没
有两样，他们既不是变态也不是虐
待狂，而且他们过去是、现在也仍
是可怕且骇人的正常人。从法律制
度及道德判断标准而言，这种正常
性比所有暴行总和都还令人震惊，
因为这意味着⋯⋯此一新类型犯罪
者的确是人类公敌⋯⋯在他几乎不
可能知道或不觉得自己做错的环境
下犯下这些罪行。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邪
恶的魔鬼，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
健康正直、思维正常的人，在一定
的情境下（此剧中这个试水的情境
是塔利班政权），这个魔鬼都会被
释放出来，最终让这个原本修养很
高的人变成冷酷无情、残暴嗜血的
狂徒。只是世间鲜有人能够运用有
限的智慧来分清，究竟特定的情境
和人性的邪恶之间的边界在何处。
因此，究竟用多大的气力来限制或
者引导人性发展，再用大多的力气
来发展合理合适的情境，就变成世
间无比深奥、争论千年仍不停歇的
话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